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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新京剧，新在哪里？
□忻  颖

家都很努力。大部分来看的观众也

是年轻人，因为是实验性的作品，

观众反而没有像看传统的京剧有那

么大的压力，从这里面我们发现年

轻人之间是有相同的频率的。”李

小平说：“在大部分爱好文艺的人

心中，京剧、歌仔戏、话剧、舞剧

等等这些艺术门类都是平等的，对

于一个新作品，他们的观剧诉求是

一样的，不存在某个剧种优先的情

传统意味着某种小众，真正喜欢

京剧的，则是小众下的精英小众。”

但也正因为没有这种认知压力，也

给改变带来了机遇。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魏

海敏就参加了吴兴国的当代传奇剧

场，出演了改编自莎剧的《欲望城

国》等剧目，魏海敏说：“那时我

们是年轻人，平时都是循规蹈矩地

演出 ,能有这样一个创作空间，大

与所有的戏曲面临的问题一

样，台湾京剧也面临着寻觅年轻观

众的危机，但两者却有些不同。在

大陆，尽管戏曲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但人们对于戏曲的认识，或多或少

包含了一种天然的民族传统意识和

情感。而在台湾的年轻人中，这

几乎是没有的。京剧不但和其他传

统艺术门类是一样的，并且是很小

众的。李小平说：“我们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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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陆戏曲界一个知名论调“京剧要姓京”拿来问国光剧团的当家青衣魏海敏，她这

样回答：“对‘京剧姓京’我是要唱反调的，不是说我拒绝这句话的意义，而是这句话太简

单地去表述京剧这门艺术，京剧本身不就是一个融合的艺术么？它在那个时代才成为了那

样的艺术，过了一百年就不能改变了么？有些创新其实只是对传统戏的模仿，只能算是一

种嫁接，不是创新。要创新，要彻底地去贯彻创新的意识。”对于这个议题，国光剧团的导

演李小平、艺术总监王安祈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从之前的《金锁记》，到今年带来上海的

“伶人三部曲”《孟小冬》、《水袖与胭脂》、《百年戏楼》，我们从文本、舞台呈现、表演都看

到了这份默契的认识和变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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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高，国光不但要面对年长的老

戏迷，还有很多年轻的“老戏迷”。

李小平记得《金锁记》在北大演完

之后，不少同学提出了很多言辞激

烈的不同意见，觉得这个不是京剧，

“我觉得北大的学子脑袋不可能旧，

他们做出这样的评论都是经过思考

的。由此我觉得这似乎能代表大陆

许多京剧爱好者的一个文化自我保

护——与其跃进式的变革，不如拥

抱真传统。虽然我能接受这样的想

法，但我还是觉得，我所要做的是

努力去打破它。”

李小平认为，他的戏曲创新是

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正是源于

对传统的谙熟，才能让他的创作依

归于传统。“如果有兴趣知道，我

可以把我呈现时的出处都讲出来。

京剧是一个有底蕴的载体，又是一

个‘文武昆乱不挡’有多重式样的

载体。之所以许多其他门类的导演

来导京剧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

这个载体没有信仰，没有办法从内

在去还原。你对这个载体熟悉，你

才能在这堆宝藏里掏出明珠来。”

作为一名努力突破自己，创

造不同人物形象的演员，魏海敏

对于这种变化更有体会：“演员都

知道，演员要演才行，不上台是

不成立的，演戏也没动力，你想，

一个演员要是一直打草稿，戏能好

么？改得不好，观众不接受，他

自然会回头；往前走得好，他就

这样走下去了。” 

光剧团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任

务。具体到剧目创作上，“去剧种

意识，讲作品意识”成为了国光新

剧目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导演的角度，李小平这样解

释：“文学是宽广的、有多义性的，

不是单向的，我们提供给观众的是

溢出的、覆盖的。新时代的审美是

‘去被取悦’，传统戏是感官的，认

角儿，要为角儿叫好，但新时代我

们是要看故事，观众要把自己的心

境依托在角色身上，但这依托也不

是单一的。” 因此，李小平在执行

文本创意时，一直贯彻着“空间本

身有话语性格，角色有并置情感”

的创作理念，让观众自己去寻找自

己想要接纳和参与的情境，让其不

再做传统的单点单线的固定思考。

魏海敏戏称，新老观众可分为

“有电脑前”和“有电脑后”，“现

在的戏剧就像现在的时代一样，是

多元的，你要它是什么都可以。所

以越是年轻的观众越能接受，因为

他们对这种多元多义的东西并不感

到陌生。”魏海敏说，“父母教养孩

子肯定是拿自己的最高标准，戏剧

在某个时代一定是这个时代的戏剧

的最高点，时代变了，我们要跟得

上时代。年轻人看多了种种变化，

看到我们的新戏，他们能接受。但

老观众看到我们的戏有心理落差，

是因为他们有‘京剧’的包袱。来

看国光的戏，不要带这样的包袱。”

而在大陆，观众对形式的关注

况。”作为艺术总监王安祈除了剧

团的工作，还在高校的中文系和戏

剧系担任教职，和年轻人的接触让

她对他们的想法有很具体的了解，

在她的学生里，中文系的同学也明

显比戏剧系的同学对戏曲更感兴

趣；而年轻人对戏曲文本的关注，

让她发现了新的思路：“昆曲是有

文学性的，虽然昆曲的长腔让学生

们几乎要听睡着了，但却感叹看看

字幕也满足了。京剧唱词不能和昆

曲比，而现在也不是看京剧不看情

节只听唱的时代了。”

国光明确把自己的观众定位为

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文艺青年主

要是指台北的大学生和青年白领，

目前其在台湾推介新剧目时，主要

的宣传也是针对上述群体展开的，

经常进行高校推广活动。

王安祈为国光创作确立的理

念是追求现代性、追求文学性，新

创剧目的力推，让国光流失了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老戏迷——王安祈

就说，她的丈夫喜欢杨宝森，但从

来都不来看她的新剧目，唯一来的

一次还是为了来校对英语。但王安

祈还是很坚持现在这样的创作方

向——她的京剧《金锁记》让她从

来不看京剧的儿子走进了剧场，还

很喜欢。“京剧过去有些自给自足，

一部戏出来，不能只有京剧迷看，

还要吸引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学

生群体。因此，暂时地抛开剧种的

身段，用新剧目去拥抱年轻人是国


